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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與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一樣，在事發當時，人們並不認為它必

然是一個重大的思想運動。事實上，當時人們提到「五四」，往往把它當作一

個學生愛國運動，而很少提到它的思想層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人們

並不認為它必然成為一個轉動歷史的大事。幾乎所有的回憶文字在提到

「五四」時，都是生氣勃勃、勢頭極大，但是事實上它最初只有很少數的支持

者。傅斯年回憶說，當時的支持者是非常少的1。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則是 

這樣說的：「當時同學中尊重孔子學說、反對白話文的還佔多數。無條件贊成 

新思潮、徹底擁護白話文者雖佔少數，但他們具有蓬蓬勃勃的熱烈精神。」2

一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周作人回憶說：「中華民國也居然立住」3，足

見人們並不認為革命必然會成功。同樣的，時人也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批沒

有學問的人乍起乍落的「遊戲」。《草堂之靈》的作者楊鈞在〈論新文化〉的條目

下便說，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很快就會灰飛煙滅，他認為這是一群懶惰學子，

用十金「購東偷西抹之淺說」，不到一年時間，「為俚詞穢語之搜求，登之報

端，自命作者」。又認為這種東西不可能持久，「凡無益之事，斷無永久能存

之理。數年之後，人必厭之，即可冀其消滅也」。他說：「提倡新文化者，亦

可廢然返矣。」4從《草堂之靈》的編排，看不出〈論新文化〉這一條確切成於

何時，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楊鈞的話全錯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存留了

下來，而且影響了中國百年來的命運5。

我想將「五四」比喻成席捲時代的「天上大風」，但「風」未必吹拂到所有的

角落6。事實上，歷史上也很少有思想運動真正影響到每一個地方，但經此

一震盪，一旦核心內容形成，價值層級確立，它就一直像「風」一般來回吹盪

着，不停地發揮着各種影響。

討論「五四」，有的從類似擁護者的角度繼續闡發民主與科學等等之深刻

意涵，也有的是從歷史的角度，對它之所以成為一個縱深極大的思想運動進

行討論。這個事件可以化約成幾個很簡單的口號，譬如「白話文」、「民主」、

「科學」，或單純的愛國運動，但也可以極度複雜——這裏面有許多繁複的層

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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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與意涵，而且各種思潮像捲麻花一樣在某個時期中捲在一起，成為一個複

合體，可是後來又在某一個時間點鬆開了，如此周而復始。

檢視五四當事人的回憶文字，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至少有兩個層面同時在流 

行着。陳友生回憶道：「有公開流行者，如《新青年》、《每週評論》是；秘密流

行者，如《自由錄》、《民聲》、《進化》等雜誌是。」所以學生受到的刺激也是多

層次的，「前者重在批評中國的朽腐制度，及衰舊的文化；後者重在鏟除人類

的梏桎，及改造社會的生活，並且公開的文字之刺激性弱，秘密的文字之刺激 

性強」7。在政治思想方面，與前面所說的一樣，葉青強調當時有不同的層次 

同時並存且競逐着：「在反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的聲中，隱隱約約地夾雜着反

對資本主義的聲音。因此國民革命自來就帶着社會主義性，包有兩種可能。」8

對於「五四」這一道豐盛的習題，可以當作一個事件來處理，也可以如余

英時先生所說的，是一個長達十年以上，思想、文化或知識的革新運動9；

可以研究一些里程碑式的文獻及人物，但也可以立體地、縱深地加以探討。

我們可以關注個別的核心觀念（尤其是「民主」與「科學」），但也可以試着把握

整個「語意領域」（semantic field）的「概念叢聚」的作用。既然是一套語言或概

念，它們隨時可以跨界影響，不只是思想、文化的，也可以用來想像、評估

政治、生活等各種方面。我們可以用一些嚴格的定義，審視哪些人才算是真

正的五四新文化人物，但是這樣一個具有宏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是「真信者」

（true believer）與「半信者」（這裏的「半」是約略之詞，包含各種光譜濃淡之別）

共同參與的；而且，「半信者」的數目恐怕要遠遠超過「真信者」。但是，歷來

有關「五四」的討論多半着重在「真信者」，而對可能佔更大多數的參與者（「半

信者」）卻所知甚少。事實上，思想運動與政治運動有些相似之處，在政治運

動中，往往是「真信者」與「半信者」合奏而成的樂章，特別是在情勢底定之後， 

從各個角落出現的「半信者」實際掌握的影響力每每超過最初的那些「真信者」。

在「五四」擴大戰果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半信者」形塑了這個重大的歷

史事件。對模糊而無法以清楚的判教式語言說出的「五四」或五四人物的掌

握，是了解「五四」如何在廣泛參與並逐步擴大實際影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事實上，如果從歷史參與者的角度看，這些履歷不清的追隨者，往往才是歷

史中重大運動的最大多數參與者。在思想運動的過程中，這些人的曖昧性、

不確定性不定向漂移、處於灰色地帶，甚至是有技巧地運用沉默的態度，或

是由各路而來、混雜在一起的情況，正是一個重大的思想、政治、社會運動

中常見的現象。在這個模糊、變化，時時會給人投機之感的過程中，常常有

意想不到的背離或新創。

一　“Confused period”與五四運動

為了掌握重大變化過程中複雜而模糊的現象，我想試着用“confused period” 

（模糊階段）來理解像「五四」這樣巨大的歷史運動bk。“Confused period”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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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甚為複雜，稍後會有進一步的討論。此處先從在“confused period”中一

種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說起，即在鉅變的過程中每每呈現兩條線索相互交織

的情形。

晚清以來，許多重大的政治、思想變動，基本上都可以想像成“confused 

period”。從戊戌維新前後的諸多文字中，可以看出一種特殊現象，即在「新思

潮」如颶風般吹盪之下，大致會出現兩條線索：第一條是轉動時代軸心的新思

想推動者，以及許許多多受到他們影響的「真信者」；另一條線索是在模糊、

頓挫不定的過程中，因各種原因而皈附的各類「半信者」，以及在此過程中所

發生的許多非線性、非目的性的、模糊的力量移轉。如果我們的眼光只局限

於「真信者」，則對歷史實際發展的認識會有所缺陷。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並

不真的喜歡當「真信者」；事實上，只要願意使用「維新」的語言表示靠攏，藉

由演示某些帶有新派的符號，並得到一種可識認的標籤、承認或賞識，也就

足夠了。

為了減少枝蔓，我僅以阿英《晚清小說史》中描述的「維新者」為例。阿英

在書中廣泛地描述晚清小說，其中最常出現的是靠着「假維新」一步一步向上

的投機者。阿英提到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描述，謀不到官職的人總要「借興

學以納交官場」，因為辦學校在當時是最時髦的。他也說當時的小說時常諷刺

那些假「維新」之名，謀自己升官發財的人物。政府需要的也不一定是「真維

新」的人，而是「半信者」，「庶不致真的維新起來，以危害自己統治」bl。當然

也有許多投機份子，是藉「維新」這個各種實際利害競逐的共同語言平台（甚至

「工具箱」）來做欺騙的事。如當時一般商人在「振興工商業」的美名下，幹一

些騙人的事；蘧園《負曝閒談》中也有許多以「維新」的名義買空、賣空的人 

物bm。但是從結果來看，這些人其實幫忙把「維新」的氣勢炒熱、炒火，這也

是歷史上凡遇重大政治、意識形態變動時常見的現象。

我之所以未用“transition”、“transformation”等詞，而是大膽使用“confused 

period”來指稱這種思想、政治等大變動的時期，是因為包括“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在內的概念，往往代表的是一組階段變化的觀念，通常也蘊

含着兩個清楚的穩定狀態（steady state），而在它們「之間」的是過渡的變化。

這個過渡的變化本身是線性的，而且隱然是一個有目的的運動，筆下寫來或

是覺得時局中人隱然知道「未來」是甚麼，只是「看起來」未產生結果。事實

上，身在事件中間的人，其內心狀態非常不穩定，過程充滿了contingency與

accident。而歷史研究中之所以過度拘執於對從一個清楚的端點到另一個端點

的敍述，每每是史家選出有興趣的點作為敍述對象所產生的。

我認為“confused period”並不一定沒有一個大致的發展方向，但它經常在

模模糊糊的狀態中包含了兩個部分：一個是當強而有力的銳鋒出現時，不管

是思潮的、政治的或其他的物理力量，它會形成一股模模糊糊的方向感，使

得局面如潮流般被推向某個方向，或可稱之為「A線索」；同時包含着另一條

（或多條，此處乃約略言之）線索，即其他模模糊糊的脈絡，或可稱之為「B線

索」，這個部分下文還會比較詳細地談到。而且如某一方向大致穩住，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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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已經喪失吸引力，即使中途反反覆覆，有莫大的力量介入，仍可以維持

着大致的走向，如清帝國被推翻之後的張勳復辟，當時北洋軍閥中真正跟 

隨張勳的人便相對有限，顯得提不起勁來，甚至公開批評他是「逆世界進化之

潮流」bn。

我認為，歷史變化不只發生在兩極的純粹狀態，不一定是只在「守舊」與

「新潮」之間，而應該只是將這一狀態視為暫時的、瞬間即逝的、過眼雲煙

的，或只是為了邁向下一個新的穩定狀態的墊腳石，故只在與下一個目的性

的階段有關的時候，才會有記述的意義，並將之加以觀察、凝視，正面對

待。這一眼光的轉換有其重要性，因為我們要處理的是在去留未定、曖昧不

明之時所產生的混亂知識，在這個未定的、混亂的階段，知識與權力的分布

狀態，知識與感知的分布非常複雜，而這個狀態不因其混亂而沒有意義，它

可能影響到下一個階段bo；不一定是目的論式的、定向的，有許多臨時起意

的、前途未定的摸索，有些曾經發生影響，而後來瞬間隱而不見，以致人們

從後面回頭建立歷史脈絡時，完全忽略其實際因果關係。“Confused period”是

一個新舊標準、事物混在一起，曖昧不明的階段。舊概念失去意義，新觀念

迅速流行，無時不在地重構，是一個軌迹不定的運動。

前面提到，在“confused period”中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新興起的、強大

的、颶風般的論述，另一種是模糊、頓挫、懸疑的狀態；在“confused period”

中，人們常為了給自己安排一個有利的位置，不停地在新的大論述下作各種

調整，包括設法獲得「雙重保險」，找到一個突然轉變立場的機會，或是透過

點滴的安排做複雜的適應，或是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立場，方便與各種新、舊

勢力接頭，或是在新、舊兩個標準之間循環取利bp。

二　五四思潮的「非線性擴散」

如果以“confused period”的概念去把握「五四」，則過程中的複雜性便較不

易被忽略。一方面是如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這一批「真信者」在轉動時

代、不容反對者有任何辯駁餘地地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另一方面，有一條

隱含的、模糊的脈絡，以難以名狀的形形色色的方式在集結動員、回應，並

成為這個歷史大流的一部分。在這個“confused period”中有許多容易被忽略的

現象，譬如：思潮的「非線性擴散」、在新思潮運動下轉變態度的「說辭」，以

及各種不同層次的文化線索與新文化運動的匯流。為了說明上述的情形，我

將以三種現象來說明，它們分別是思潮的「非線性擴散」（包括「銅山崩而洛鐘

應」的效應）、「過渡時代」的說辭、「合兩個人格為一個」式的匯流。

首先是思潮的「非線性擴散」，當歷史進入這樣一個「心靈轉變的關鍵時

代」，則產生了思想擴散的毛細管作用，雖然有許多地方遠遠為新思潮勢力所

不及，但它沁入許多角落的情形也往往難以想像。思想的毛細管作用至少以

三種方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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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同艾略特（T. S. Eliot）在〈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所說的：「現存的不朽作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體

系。由於新的（真正新的）藝術品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個完美體系就會發

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來臨之前，現有的體系是完整的。但當新鮮事物介入

之後，體系若還要存在下去，那麼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儘管修改

是微乎其微的。於是每件藝術品和整個體系之間的關係、比例、價值便得到

了重新的調整。」bq這是一種非直接影響而連動式的改變。

第二，產生影響的，除了個別文本或個別概念之外，也有可能是以多個

文本、概念形成一個個「網絡」的方式產生影響；當然也有可能如柯塞勒克

（Reinhart Koselleck）所說的，該觀念周圍會形成“semantic field”（語意領域），

並以「網絡」或「叢聚」的方式產生作用。譬如，當極少或幾乎沒有人真正讀過

任何有關「民主」、「科學」的文字時，圍繞着「民主」、「科學」，前後左右，各

種相近、相反、相對照、衍生而出，或因望文生義、或因誤會而產生的種種

思想概念叢聚。以下是我隨機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及《五四時期的社團》中選

取的三組「概念叢聚」br：

A：覺悟、進化、無窮、世界、無政府主義。

B：平民、平等、自由、人生、戀愛、學理、留學、人道主義、道德、

智識、組織、非政治、無意識、是否合於「現代進化」、「人」的生活、

問題、社交公開、不應受環境的支配，應支配環境、科學、文化、

實業、為真理而真理、點滴改造文化運動、思想革命、專門學者的

培養、人生觀、世界觀、世界問題。

C：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思想、貧困、階級、社會革命、改

革惡社會、工人同智識階級合作、釋放全人類、「造一種新生活」、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共同生活」、真理進化、向上進化、向上、

「血」洗出一個新紀元（俄國）、不可抗拒的世界革命潮流。

這三組概念並未窮盡當時的流行，我的分類也是極粗略的，看來第一組與無

政府主義有關，第二組是新文化運動主流派的主張，第三組則是新文化運動

左翼的觀念。如果把當時刊物、小說中，那些青年認為正面的、模模糊糊地

屬於「新文化」的形形色色的概念抄摘在這裏，則可見「新事物」如水之赴壑而

走到一起，且隨時重組或分道揚鑣。

第三，是「銅山崩而洛鐘應」的效應。「五四」這一個颶風，使得人們歷經

一度或多次的震盪與盤整。人們不一定要直接接觸它，也可能受其震波之影

響，或是被逼着要對它所提出的重大議題有所回應——不管是吸納、重塑自

己或是反對——才能再安然存立。這一道道習題包括許多方面，但以政治與

文化兩方面最為重要。以政治來說，當時甚囂塵上的是「愛國」及「內除國賊，

外爭強權」的口號，那麼各方面的人都要自問自答，在這一道習題之下「我」要

如何通過測試。譬如教會、教會學校等與西方「帝國主義」有所交涉的，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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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要反躬自問，在五四愛國主義之下，是不是需要調整某些教義、規章或立

場。文化方面，像批判傳統、個人解放、戀愛、婚姻自由，除非別過頭去不

予理睬，否則即使是原先教《禮記．內則》的女學，也要問一問自己所教授的

〈內則〉如何回應「五四」的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家庭解放，是略作調整，還

是悍然不顧，或是重新論述一番？這方面的例子最多，它們像思想的毛細管

作用，在各個角落中，那些模糊的、如調色盤中漂來漂去的色塊，不斷流動、 

混溶，隨時挪移身軀，形成各種適應新論述的姿態。

連五四諸人早年所崇仰的思想先驅，在「五四」鑼鼓喧天的勢力下，也不

能不有所回應。「五四」是後來者，但後來者卻要左右前驅者，他們墊高了標

準，使得前驅者亦不得不有所回應，才能安穩地再坐下。梁啟超即是一個例

子。五四人物早年每每受到梁氏的影響，可是當「五四」如日中天時，梁氏也

受其震盪而回頭盤整自己。在1902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梁

氏大為欽佩西方，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不絕於

言；而在歐遊回來後，他宣稱科學破產，要重估東方文明之價值，故他寫於

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已不再強調西方、科學、達爾文、斯賓塞。但因

「五四」提倡「民主」與「科學」，故使得梁啟超不得不產生了一種自我矛盾性：

一方面宣稱歐洲文明破產，一方面也稱讚「五四」揭櫫的民主與科學。這反映

在他的若干著作中經常出現一種「問答結構」，通常是自問自答，問的部分是

「五四」所提出的題目。譬如《儒家哲學》中說：「為甚麼要研究儒家道術？⋯⋯

儒家與科學，不特兩不相背，而且異常接近。」bs這一問一答之間，大幅地改

變了他的許多學術論述。

「銅山崩而洛鐘應」的效應激出省思，迫使人們檢點自己，多少要了解一

下，才決定是接受它或繞過去，或是一方面吸納，另一方面也進行反對。譬

如蔣介石即在五四時期急切地閱讀《新青年》、《新潮》，藉以揣摩風氣，但又

焦急地盤整傳統思想，亟圖重塑自己的文化主張。

當時遠在陝西的軍人胡景翼，在1918至1920年間被陝西督軍陳樹藩軟

禁，讀各式各樣的書，但是慢慢地有一個主調出現了——宋明理學的心性學

說，尤其是其同鄉前輩李二曲的學問。李二曲吸收、發揮陽明心學，形成一

套意在引導世俗人心的心性修養之學bt。晚清以來的政治人物經常以心性之

學或某種儒家形式的學說，加上現代科學，形成以「新知識包舊道德」（唐文治

語）的思想格局ck。1920年3月，胡景翼受了時代的激盪，開始轉而讀胡適的

《中國哲學史大綱》，花了十九、二十天，終於讀完。其中有一次，陳樹藩見

他手持《中國哲學史大綱》，便問他：「哲學何講，是何定義。」cl從他們一問

一答之間，可以看出人們渴望知道新文化人物究竟在做甚麼，同時也可以看

出許多人對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的、哲學的」主張莫名所以。可惜未見到胡

景翼對該書的進一步發揮。但是這個例子顯示，即使是一個遠在陝西的軍

人，也受到時代的激盪，渴望了解新文化運動究竟在關心些甚麼。

「銅山崩而洛鐘應」的另一種方式是激出「反命題」。即使是文化保守主義

者，也不再安然作一個「無意識的頑固者」，不管贊成、反對的都覺得要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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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震盪出的問題作一個回答，而且四面八方，連意想不到的地方也有人在

答這份考題。以1922年一份很少人注意到的《法華鄉志．序》為例，修這部鄉

志的人為他們的工作賦予了對五四以來的思維「辯論」的任務：「歷觀往史，未

有敦崇禮教而國不治，蔑棄禮教而國不亂者也。邇者，卮言日肆，禮教日衰， 

人人知有權利而不知有道德，營營擾擾，不奪不饜，甚至非孝之說起於家

庭，構兵之禍擾及全國，世變之亟蔑以加矣。」cm而對此書以「獨行」列於「名

臣」、「文苑」條目之前，我認為是用心良苦，特意突出「獨行」是為了以一批不

隨時代狂潮起舞的人作為鄉黨的楷模，藉以挽回禮教於狂瀾中。

新派在動員，舊派也在以他們的主張和方法動員；新派一直在變，舊派

也不停地在變。當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往往視「變法—辛亥—五四」為一整

體，是傳統淪喪的「連環劇」，所以我在這裏所引用的材料，基本上也不只局

限於五四時期對這齣「連環劇」的回應。他們重新編織傳統，用舊的纖維一層

一層地編織着、包覆着自己所樹立的價值，其包覆的方式及內容，與新派挑

戰傳統的方式與內容當然有微妙的關係。而且他們熱切地動員、聚合人際關

係，與其他持相近文化態度者形成「齊旋」的「風」。

從《曹元弼友朋書札》中來往書信的名單及信中的口氣，可以看出一個當

時比較活躍的、與新派對抗的、由保守主義者所形成的、排他性相當高的緊

密網絡，而且其中成員經常微妙地改變自己，以突顯自己作為新派對抗者的

特質。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提出的解方，基本上是「忠孝相勉」，認為「變法—

辛亥—五四」整齣「連環劇」的性質不是「啟蒙」而是「作亂」。他們從儒家經典看 

到應時的藥方，不停地箋、註cn。他們在經書的架構下，不斷地發揮、闡釋， 

藉此來表達他們的寄託，譬如極為綿密地討論《孝經》、裒輯《孝經》鄭註co。

在此還要特別提出的是保守派大多不掌握有力量的傳播媒體，所以每每

轉向以許許多多的象徵性行動表達自己，包括祭拜明朝諫臣楊繼盛以紀念庚

子死節之臣、分寄祭拜清東陵的祭品或清朝帝陵的泥土等。此外，建顧貞孝

祠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舉動：顧貞孝是顧炎武的嗣母王氏，她在明清易代

時殉節自殺，並遺命顧炎武不得出仕新朝cp。梁鼎芬、唐文治、曹元弼、張

錫恭、孫德謙、張爾田等人在崑山建立這個祠，它的建立本身便是以表彰過

去為人們所忽略的節烈，不仕新朝（中華民國），作為對抗新思潮的象徵性 

行動。

三　「過渡時代」說辭與「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現象

前面提到“confused period”中有種種進行轉軌易轍的「說辭」，其中「過渡

時代」是一個經常用來說服自己或別人突然轉變、接受新思潮或新事物時很常

用的說辭。晚清以來，受到梁啟超〈過渡時代論〉一文的影響，「過渡時代」成

為一個時髦而有力的概念。梁氏在文中區分「停頓時代」與「過渡時代」，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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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膨脹力之現象」，後者是「發生力之現象」，而「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

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

過渡時代也」cq。梁氏強調「過渡時代」的價值：「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

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

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

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志，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 

則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

台。」cr晚清以來，人們的口頭禪中經常出現「過渡時代」一詞，認為當時是一

個「過渡時代」，這個時代以一種半自願或非自願的方式來使人適應新的潮

流、作相應的改變。

通常在援引「過渡時代」作為「變」的根據時，人們口氣中每每顯露出一種

「半肯半不肯」的樣子，但既然新時代的要求是邁向新的、好的、有希望的社

會，所以「我」不必有任何心理掙扎，只要跟着「變」就好。如在晚清以來的多

次大變中（包括剪辮髮），詹鳴鐸都以「過渡時代」作為理由，說服自己接受新

潮流，好像只要有這個理由，就不必再多想了cs。「五四」也是這一個「過渡時

代」連續體中之一環，所以「過渡時代」也常被援引作為合理化改變立場的根

據，不必執守立場，不必從理想出發、過度苛求。譬如胡景翼提到有人告訴

他：「當今過渡時代，自相斬伐，何必執一！誰為誰死乎！」「此次總統為徐菊

人〔世昌〕，乃此次非法議會選得，蓋亦過渡人才。」ct在「過渡時代」這一塊

招牌之下，藏納了許多新舊雜陳、半新不舊、既新又舊的成份。

在這裏我要以小說家張恨水為例子，說明在“confused period”中，經常出

現的所謂「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小說帶有虛構性，但帶有時事性質的

小說也不能離現實太遠，否則一眼便被覷穿了。張恨水在早年幾部膾炙人口

的小說中，竭力描寫各方面的社會實態，這是一般讀者所喜歡的，但不一定

符合「新青年」的胃口：有理想的青年要看到的不是這種現實，在這一條路上

寫得再好，對他們也不具吸引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文學扮演重大的

思想啟蒙作用，牟潤孫在〈中國現代青年轉變之由來〉中說：「於是舊體裁的小

說，文言的小說，青年人都不要看了」，青年人要看的是活的新文學，「借着

這些文學作品，新思想已然成為一股很大的潮流」dk。當時的文學創作中，即

使寫的是現實的問題，也包括「現在的事實」與「未來的事實」，要無端地寫「未

來」、寫「理想」，或寄託某種新的「理想」。這些文學作品往往形成了兩層時

間，「過去」與「未來」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且時間感縮短，形成一種命令式

的、希望在最短時間即可達成的理想的氣氛。

許多作家為了對上述那個新的主旋律進行一種「複雜之適應」，便有千奇 

百態之表現。人的意識有許多層面，有其原有的層次，也另有新起的強勢論 

述。在強勢論述之下，原有的思想層面遇到外面覆蓋性的、震盪性的力量，以 

及不可名狀的新的「真理」，在為難、狼狽、慌張之下，兩條線索便可能進行

無聲的對話。在此我要舉張恨水在五四之後的變化為例，說明為了「預流」、

「趕得上時代」，兩個層面或兩條線索交織成為「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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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恨水原是才子佳人小說的健筆，五四後到了北平，日日在新文化運動

的震盪下，遂有一種不自主的改變。他自省說：「不過在新文化運動勃興之

時，這種〔對詞類〕駭骨的迷戀，實在是不值得。於是我又轉了個方向去消磨

工餘時間，進了商務印書館的英文補習學校。」dl張恨水的心態背後是極大 

的驅動力——「至少我是個不肯和時代思潮脫節的人」。他反省說，「《春明外

史》主幹人物，依然帶着我少年時代的才子佳人習氣，少有革命精神（有也很

薄弱）」dm；《金粉世家》「就全文命意說，我知道沒有對舊家庭採取革命的手

腕。在冷清秋身上，雖可以找到一些奮鬥精神之處，並不夠熱烈」。這兩部都

是張氏早期（1920年代）最為膾炙人口的小說，但在新文化運動的震盪下，他

深感「二」而不能「一」的困境，在小說中兩種人生的境界：「敍述人生」與「幻

想人生」始終扯拉着，「於是那裏面的教育性，只是一些事情的勸說，而未能

給書中人一條奮鬥的出路」dn。

所以當時文學創作面對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小說文字是要「敍述人生」還

是要「幻想人生」？要寫實際尚不存在的「奮鬥人生」，成為一個進入點。是「現

在」還是「未來」，是「敍述」還是「幻想」，是張恨水內心緊張之源：「假使我當

年在書裏多寫點奮鬥有為的情節，不是給女士們也有些幫助嗎？」do而只要自

覺到在這兩者之間拉扯，書寫的內容便會不自覺地向新文化靠近。小說能否

「趕上」時代，是否能「不被時代拋得太遠」dp，這是在這種時代焦急渴望的眼

神中常見的緊張。他在《斯人記》中「以兩個不能追隨時代的男女為主角」， 

兩人因思想「不能徹底」，陷於「苦悶」中，小說也以「苦悶」結束；對於有人在

《論語》雜誌挖苦自己，張恨水覺得「他們並不比我前進着多少」dq。

在關鍵時刻，新名詞或新概念每每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它們就像火車的

「轉轍器」。而「轉轍器」運轉的根據，是「這是一個『過渡時代』」，必須向着這

些新概念、新名詞所引導的方向行駛，才是合格的「過渡時代」的人。值得注

意的是張恨水的《過渡時代》一書，最後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學生運動領

袖閔不古順利娶到模特兒，而他衞道的父親也順利地娶了模特兒的母親。當

一切逆反了原有的生活邏輯，卻以大喜劇收尾時，為了合理化這些混亂的新

世相，小說中居然由他們家鄉的長老召集會館同鄉，半正式地宣布，既然這

是一個「過渡時代」，則這一切看來混亂至極的事，都是合理的發展dr。

張恨水指出，到了1930年代，「主義」甚囂塵上，「到我寫《啼笑姻緣》時，

我就有了寫小說必須趕上時代的想法」、「我的所謂趕上時代，只不過我覺得

應該反映時代和寫人民就是了」ds。「趕上時代」、「反映時代」、「寫人民」，這

是1930年代的「戲碼」。譬如晚清末年，當革命派的黃帝信仰漫天而來時，滿

州貴族盛昱詩云：「起我黃帝冑，驅彼白種賤。大破旗漢界，謀生皆任便」，

詩中說黃帝也是滿人祖先，但同時微妙地表達無奈，以及對自己種族命運的

深切感傷dt。總結前述，用張恨水的話說，這是「兩個人格之溶化」，即「革命

青年」加上「才子佳人」。

「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在許多地方出現。譬如在鄉鎮層次，也出現

用各種複雜的對應法，吸納了一些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詞，並化合在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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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東西，將之合二為一。浙江江山地方的凌榮寶（獨見）響應五四新文化

運動，在家鄉辦了《獨見》雜誌，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提倡「人」，真正

的好戲是讓「人們走做『人』的路，到大同的世界去﹗」ek他一方面提倡白話

文，但同時又要略異於胡適等新人物，譬如他既受胡適《國語文學史》的影

響，又要與他有所區別；對於施存統的「非孝」主張，他雖然同情，卻又要提

倡「廣義的孝」批評之。在當時，像漳州之《國民》，廣州之《民國》、《新塍半

月刊》也都與《獨見》的作風相近。

丁曉先在〈新時代的危機〉一文中，便觀察當時的地方青年藉「新思潮」由

鄉村走上全國舞台的現象：「藉新思潮做出人頭地的階梯，借新潮做自己地位

的護符。」el而各地文人為了「趕時髦」不斷轉換自己身形的例子，更是不勝枚

舉。如1926年胡懷琛發表《詩歌叢稿》，幾年前他還在諷罵胡適的白話詩，但

在此時出版新詩集，又將胡適的白話詩「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中的

一笑」鄭重印在書前，以示與胡適的關係親密em。

四　小結

本文主要是提出“confused period”這個架構來思考包括「五四」在內的重大

思想變動。在這個架構之下，形成兩條思考的線索：第一條是比較線性的、目 

的論式的，在兩個穩定點之間方向性的發展；另一條線索則是形形色色的、

模糊的、頓挫不定的力量移轉，許多「半信者」藉此加入成為大合奏的一員。

但是本文所考慮的不只是上述兩條線索的存在，同時也想探索發生在這

兩條線索之間的若干面相。本文舉了三種現象為例作為說明，它們包括思潮

的「非線性擴散」（尤其是「銅山崩而洛鐘應」的效應）、以「過渡時代」作為加入

新潮流的說辭，以及「合兩個人格為一個」的現象。不管是以哪一種方式加入

「五四」這個大合奏，它們都是組成「五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魯迅在1930年代於一篇名為〈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的文章說en：

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

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

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

小團體，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

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

彈，和集團主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

此處，我不擬仔細追索魯迅這段話的背景，只是想拿它來說明五四新文化運

動調動一切資源的實況。在「新文化」的引導下，不管每個人最初的動機是甚

麼，但最終所發的子彈可以致共同敵人於死命。這恐怕是五四歷史發展中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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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而又一致的實況eo。他們一方面「合兩個人格為一個」，一方面藉此取得一

個標籤，使自己成為地方上新派的菁英，並與舊的勢力作區分。各式各樣的

「合二為一」，未必是變節或墮落，它們也可能是新的風格與創造，是「五四」

擴張其勢力以構成一部大合奏的組成部分。

五　補記

為了使得「過渡時代」的情況可以有一比較詳細的說明，此處要以張恨水

在1932至1934年之間所寫的《過渡時代》為例。《過渡時代》雖是小說，卻反映

了兩層現實，一方面反映作品中如果不穿插新名詞、新觀念，這樣的小說是

沒人要讀的；另一方面《過渡時代》也是對五四青年生活現實的曲折寫照。

書中有許多場景在描寫一種情境，新的名詞、概念可以用來改變原有的

行為方式，譬如「同志」的概念：「『密斯趙，我們是同志呀。』大妞在學校裏混

了這多天，也知道甚麼叫同志了。」ep譬如平等，「凡是一個人，都應該平

等，誰也不比誰高一點兒」，男女之間也說：「咱們只有做起一對兒來，才算

是平等。」eq又譬如男女平等：「現在男女平等，男的可以想法子來騙女人，

女子自然也就可以想法子去騙男人。你只要騙到他們一百二百的，我們有了

盤纏就可以遠走高飛。」er譬如貧窮的女模特兒向男友敲詐要錢，也可以解釋

為她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合理化她以肉體騙錢的行為es。又如碰到有利可

圖時，宣稱「我們都是勞工」et。這些名詞、概念逐步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標準

與運作的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新思潮、新青年、新學生（尤其是學生領袖），本身即帶

有可觀的權威，迫使人們在它們／他們面前低頭。學生成為一種新的身份，學

生領袖有其威風，這個身份可以鼓動、提掇新事物、新流行，故學校老師要

刻意聯絡、連結學生領袖fk。

後來，「無產階級者」也成為一種了不得的身份，只要宣稱自己是「無產階

級者」，即刻居於道德制高點。《過渡時代》中有一描寫閔不古與他人爭奪女友

的場合，閔不古便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以顯示自己的正當性fl。而且，當

時閔不古等人動輒要宣稱「集合民眾的力量」，當人們要抗衡有錢、有閒的人

時，就要搬出這一套說辭。如閔不古說：「你要懂得這個，你也就不至於受資

產階級的壓迫了。」fm他宣稱，「這個時代，無論做甚麼事，都離不開物質來

講話，就是社會上一切的一切，都要以經濟來做背景」fn，「唯物主義」也成為

用來攻擊「舊道德」的利器fo。

小說裏一方面刻畫守舊人物閔不古的父親，整天詩云子曰，嚴氣正性；

每道一事，腦海中所背誦相關經文即刻浮現，與現實的情境形成對照，並據

以批評現實，尤其是被他視為有違倫常的世相，包括對新式學校及其學生的

疑懼與敵視。但是在這以經書涵蓋世相的背後，卻每每也遮掩着他現實和醜

陋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描寫新學生領袖閔不古及他的群體，或附隨在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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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流中的「半信者」或「偽信者」，以及雖不是青年，但也在試着往新潮流靠

攏的人，有的是為了「趕上時代」，有的是為了在新、舊的標準間循環取利。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幾個模模糊糊的「新概念」、「新名

詞」，而不見任何有系統的思想，往往是曲解或胡亂套用在這裏或那裏，扮演

着現實取利的功能。可見在「過渡時代」裏，人們對於許多新事物、新概念、

新名詞都沒有確切的了解，但也都曉得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新」的概念和

名詞來突顯自己，顯現自己是跟得上時代的，同時獲取現實的利益。這些利

益，不見得是關乎國家、群體的，有時候僅僅只是個人的。所有的事物、發

展，都僅有一個大致的方向，但確切的內容卻是不定的，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新的、舊的混雜在一起，沒有人能確定未來是甚麼。整個過程在模模糊糊、

既確定又不確定中摸索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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